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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当前民俗学工作的三点意见
!

一致中国民俗学会第四届学术讨论会的信

钟敬文

参加第四届学术讨论会诸同志
∀

首先
,

让我以中国民俗学会
、

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负责人
、

并以我个人的名 义
,

对

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召开
,

表示热烈地祝贺 #

最近这段时间
,

我因事务忙碌
,

不能亲来我国历史名城南昌
,

跟大家握手言欢
,

商

量学理
,

心里很感抱歉
。

为了弥补这种缺失
,

我草写此信
,

略陈述 , 些近见
,

以 当 面

谈
。

第一
、

我们应该充分评价我国十年来民俗学的活动及成果

� �∃ 日年冬
,

以已故顾领刚先生为首的七位教授
,

乘全国文联及所属各协会 %包括中

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&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刻
,

公开发表了 《建立 民俗学及有关机构的倡议

书 》 ,

向学界说明了建立民俗学及展开这方面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
,

它引起了重

大的反响
。

从  ∋ 年代初开始
,

浙江
、

陕西等省成立了民俗学研究小组
,

接着
,

辽宁
、

吉

林相继成立了省
、

市级的民俗学会
。

��  (年
,

全国性的机构
—

中国民俗学会建立了
,

这是我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史上的一块纪程碑 # 从那时到现在
,

全国三十多个省
,

直 辖

市
,

已经有一半以上成立了省
、

市级的民俗学机构
,

有的省
、

市的地
、

县也建立了这种

机构
。

在高校方面
,

∀

有不少的大学的文科院
、

系师生共同建立了民俗学社
。

民俗博物馆也

在乘时兴起
。

有的省
、

市还同时存在着两个以上的这种机构%如 山西省的丁村和祁县 &
。

也有的省
、

市暂时虽还没有独立的民俗博物馆
,

而在一般的博物馆里专设了民俗展览部

%如北京
、

天津
、

南通等地 &
。

十年来
,

在许多大学的文科院
、

系里
,

相继开设了民俗学方面的讲座
。

那里所讲授

的
, 多数是一般民俗学 %

“

民俗学概论
”

&
,

但也有的是特殊民俗学 %如
“

敦 煌 民 俗

学
” 、 “

文艺民俗学
” 或

“

民俗学史
”
等 &

。

这种课目的开设
,

不但对大量的青年学生

传布了民俗学的知识和培养了他们这方面的兴趣
,

同时也促进和加强了这 门学科的理论

研究和资料搜集
、

整理工作
。

这是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条件
。

民俗资料的搜集和理论研究
,

十年来的成果是很突出的
。

由于许多机构 % 民 俗 学

会
、

民间文艺家协会及各省
、

市的社会科学院等 &和个人的努力
,

这些方面的活动有很

大的推进
。

许多大学的民间文学等课目都附有实习作业
。

大批学生在授课教师 的 率 领

下
,

到乡镇 %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 &采风
。

他们除收集歌谣
、

故事及谚语等外
,

也兼及

其它民俗事项的资料
。

至于那些专攻民俗学
、

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专业的大学生
、

研究生

们
,

他们的田野作业大都遍及 民俗学各项目的情况
,

就不用说了
。

近年来
,

在民俗资料



的采录
、

编辑方面
,

规模较大
、

材料更丰富的
,

这是围绕着各省
、

市地史志的编纂而进

行的活动
。

因为编纂这类史
、

志
,

不能缺少地方风俗资料
,

而且这种资料
,

不但需要现

在的
,

也需要过去的
。

因此
,

各地的方志编辑工作也大大促进了民俗资料的收集
、

整理

工作 %河南
、

山东
、

湖北等省都是这样 &
。

在这方面
,

据我个人所知
,

浙江省的成绩是

很突出的
∀

他们不但编
、

印了全省的风俗简志
,

还出版了许多县
、

市的风俗志 %如旧金华

属各县
,

差不多都编印了 &
。

此外
,

关于民俗资料的调查
、

辑录工作必须郑重地提到的
,

就是十年来 中 央 文化

部
、

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所主持的
、

民族民间音乐
、

舞蹈
、

戏曲和文学 %故事
、

歌谣等 &十套集成的编纂
。

这部大丛书
,

是在全国民间文学
、

艺术普查的基础上进行编

辑的
。

全书规模宏大
、

卷性浩繁
,

经过数载努力
,

现 已陆续出版或定稿
。

它在资料上
,

虽限于 民间传统文学艺术方面
,

但它无疑也是我国民俗学领域内的一份重大辑集
,

是民

族传统文化保存上的一件重大工程
。

理论方面的研究或整理
,

成绩并不让于调查
、

辑录方面
。

这种工作的主体
,

主要是

大学及研究所 %各省
、

市的民协也应包括在内 &
。

十年来
,

上述机关的有关人员及其他

学者
,

对 我国民俗范围内的各个领域
,

提出了许多研究题 目及问题
)
采取了种种角度和

方法
,

进行探索和论述 ) 发表了许多论文及专著
。

其中
,

有的达到了较高的理论水准
。

自然
,

也有的只是尝试性探索
。

有力地显示并促进了这种理沦成果的活动的
,

是中央和

各省
、

市所召开的民俗学科的学术讨论会
。

讨论会的主题
,

有的是广泛的
,

不限定题 目

的 , 有的则是专题性的
,

如关于吴歌
、

白蛇传
、

孟姜女故事的讨论等
。

这种讨论
,

不仅

表现了论文著者的努力探索
,

而且也能够互相切磋
、

彼此启发
,

使与会者视野开阔
、

思

路灵活
。

这类讨论会的成果
,

后来大都编选成册
、

排印出版
,

供广大研究者观摩
。

中国

民俗学会
、

江苏
、

陕西等地的民俗学会
,

都印行过这类集子
。

至于民间文学方面出版的这

种论文集就更多了
。

有关民俗的期刊虽然不少
,

但专门性的理论刊物 %或比较侧重理论

的 &却只有 《 民俗研究 》 %山东大学主办
,

公开发行 &和 《浙江民俗 》 %内部发行&等
。

此外
,

如 《民间文学论坛 》 %北京 &
、

《 民间文艺季刊 》 %上海 &
,

内容虽然偏重民间

文艺研究
,

但也兼及民俗学理论
。

至于以刊载民间文艺作品或民俗资料为主的期刊
,

∗

其

中兼载一些民俗学理论文章的
,

就不能一一细举了
。

十年来
,

我国民俗学的繁荣景象
,

当然也要突出地表现在出版方面
。

除上面提到的

那些书树之外
,

这时期出版的东西
,

种类和数量都是相当多的
。

这里只就理论方面略谈

一下
。

首先
,

是那些概论书
。

国人自著的就有张紫晨的 《中国民俗与民俗学 》
、

陶立播

的 《民俗学概论 》及乌丙安的 《中国民俗学 》等
。

翻译作品有后藤兴善的 《民 俗 学 入

门 》和关敬吾等的 《民俗学 》
。

偏于某方面 %包括历史 &的专著或论文集
,

比较获好评

或受到注意的
,

有秋浦主编的 《萨满教研究 》 ,

袁坷的 《中国神话史 》 ,

罗雄岩的 《中

国民间舞蹈文化 》 ,

胡起望
、

范宏贵的 《盘村瑶族 》 和马学良的 《 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

集 》等
。

另外
,

关于国外民俗学
、

民族学名著新译本的印行和 旧译本的重刊
,

也颇热闹
。

如

弗雷泽的 《金枝 》 %简本 &
,

在我国学界解放前就有学者如江绍原
、

郑振铎等
,

在自己

的著作里加以应用
,

它的翻译工作也早有人在关心和进行
。

这部名著的中译本近年终于



刊行 % ��  ∃ &了
,

据说销路也不坏
。

可喜的是连这位博士的另一本著作 《魔鬼的律师 》 ,

也在去年跟读者见了面
。

在 旧籍重刊方而
,

象本国学者的 《发
、

须
、

爪
—关于他们的风

俗 》 %江绍原 &
、

《 扶箕迷信底研究 》 %许地 山 &等佳著的得到重印一样
,

外国学者的

《巫术
·

科学
·

宗教与神话 》 %马林诺夫斯基著 &
、

《 文化论 》 % 同前 & 以及 《现代英

国民俗与民俗学 》 %瑞爱德等著&诸书
,

也得到了新的复印或刊行
。

这说明我们这门学科

正在 走向世界的大花园
。

同时
,

在这方面
,

国际专业人士的互访
、

学术消息和意见的交

流等
,

这些同一意义的文化活动也在不断加强
。

过去十年里
,

我国民俗学各方面的活动和发展
,

我们现在还来不及做比较系统的
、

细致地调查和总结
。

但是
,

仅凭耳 目所及的许多现 象看来
,

它的峥嵘气象与繁荣程度
,

是大略可知的
。

它无疑是我国民俗学发韧以来的七十多年里的一个高峰时期
。

它象秋天

的原 野
,

红黄的果实累累映眼
。

我们必须好好地认识它
,

给它 以充分地评价
,

并把它当

作今后再出发的凭藉和借鉴
。

第二
、

我们今后的工作必须更富于计划性

如上所述
,

我们民俗学过去十年的成果
,

是值得庆贺的
。

但是
,

在成绩面前不能自

我陶醉
。

我们必须头脑清醒
,

脚步不停地前进 # 从今天回顾过去这段时期的活动
,

有一

个明显的缺点
,

就是工作缺乏计划性
。

在许多地方显得自流散漫
,

缺乏应有的布局
、

联

系和统率
。

这 自然不是叨肠个人的过错
,

是我们的环境和 自身条件在起着重大作用
。

我们

的主观力量并不是 无限的
。

但是
,

假如我们对工作的态度更 自觉些
,

更注意到这门学科

活动的发展和全局
,

我们便无疑能取得更多
、

更完满的成就
。

例如
,

我们有许多团体或

个人在进行调查
、

搜集资料 的工作
,

这当然会有一定的成绩
。

但是
,

如果大家能联合起

来
,

加以周密的规划
、

磋商
、

共 同策励进行 , 或者有条件的部门
,

组织一些较有专业知

识和技术铆��练的同志去从事 田野工作 ) 这样做起来
,

成果肯定是会更提高些的
。

又如
,

对

国外著作的介绍
,

现在 也各 自为政
。

倘若集合一些同志比较有计划地进行
,

那么三
、

五

年内 %放长些
、

十年内 &
,

我们总可以 取得比较理想些的成绩
。

至少
,

不至于象现在这

样东一部
、

西一本
,

该介绍的没有介绍
,

不太紧要的却介绍了过来
,

乃至于彼此重复
。

这就不免令人为之惋惜了
。

自然
,

中国地域这么广大
,

人 民和 民族这么众多
,

民俗事象这么浩瀚
、

复杂
,

要凭

少数人的设计
,

把它统率起来
、

牢笼起来
,

以冀得到很合理的成绩
,

这不免多少有些空

想
。

然而
,

只要我们认清主
、

客观的条件
,

在一定范围内
,

经过审慎地考虑和计划
,

并

有 目标地去实行
,

在实行中不断加以改进
,

这样的作法
,

我想是可能的
,

也必然会取得

较好的效果
。

总之
,

无论如何
,

我们必须在今后的民俗学工作中尽可能加强计划性
,

加强合作和

共同商讨
。

这决不是一种等闲的设想
。

希望同志们能重视他 #

第三
、

我建议在明年召开一次工作会议
,

以检讨过去
,

策励将来

我们在民俗学这个新园地里已经耕耘了好几年了
。

我们收获了不少果实
,

积累了一些

可贵的经验
,

也感觉到一些待商榷的问题
。

为了使这门学科更好地前进
,

召开今天这样的

学术讨论会诚然是必要的
。

但也还是不够的
,

我们有必要在近期再召开一次工作会议
,

总

结过去的经验
,

讨论存在的间题
,

进而筹划将来要做的事情
。

对于前一 %下转第 (+ 页 &



冯玉祥了解到
,

当地有
“

正月十五玩

龙灯
”
的习俗

,

他便组织 自己手下的手枪

芳也扎了几条
“

巨龙
” ,

走上街头与民同

乐
。

�� ((年春节后的正月十五晚上
,

整个

泰城锣鼓 喧 天
,

灯 火 通 明
,

各路
“

巨

龙
” ,

汇集街头巷尾
,

大显身手
。

谁知
,

在双龙池处
,

冯玉祥的龙灯队与五马村的

龙灯队在行走中发生了
“

冲突
” ,

手枪营

的战士还把五马村的龙灯给弄坏 了
。

冯玉

祥得知此事之后非常生气
。

他当晚把手枪

营的全体官兵集合起来进行训话
。

他十分

生气地说
∀ “

正月十五玩龙灯
,

是这里数

千年的习俗传统
,

我们只能助兴
,

怎能加

以破坏呢 , 不论什么理 由
,

这是犯了一个

侵犯民权的大错误
,

文艺队长 要 听 候处

理
。

你们要立即扎一个好的龙灯给五马村

送去
,

并向老乡陪礼道歉
,

今后绝不能再

干这种蠢事了
。
” 手枪营当夜组织人马扎

好一个龙灯
,

带着文艺演出队的几十号人

马
,

前往
“

赴荆请罪
” 。

见此情景
,

五马

村的群众感动的泪花滚 滚
。

他 们一 致称

赞
∀ “

冯玉祥治军真严啊 # ”

冯玉祥在尊重民俗的同时
,

也看到了

民俗中存在的一些落后的
、

污浊的东西
。

因之
,

他极力倡导新风
。

他看到泰山人民

除一部分男青年在夏夫能够到泰 山溪流之

中洗洗澡 之外
,

多数人一年到头不洗澡
,

不讲卫生
,

便在天外村修建了男
、

女澡塘
,

定期组织群众免费前来洗澡 , 他看到当地

有些群众有了病不是找医生诊断治疗
,

而

多去求神拜佛
,

便在 普照寺之上建立了卫

生室
,

专门为当地百姓看病医病
。

这些新

鲜事
,

使泰山人民大开眼界
,

倍受鼓舞
。

�� ( −年春节前夕
,

冯玉
,

祥听说泰山孤

儿院的几对孤儿要结婚
。

他积极建议泰山

孤儿院的院长安临来
,

应组织他们进行集

体结婚
、

至时我和夫人都要去贺喜
。

安临

来院长觉得冯玉祥将军的建议很好
,

便积

极筹备为五对男女孤儿举行了集体婚礼
。

那天晚上
,

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特地赶来

参加了集体婚礼
,

并向每对新婚夫妇赠送

了两丈丹士林布和五块银圆
。

冯玉祥还发

表了热情洋溢的祝婚词
。

他说
∀ “

今天是

别开生面的婚事新办
,

’

尤其在我们孤儿院

更是一桩大新事
。

在这喜庆之 日
,

新郎新

娘高兴
,

大家高兴
,

我和夫人也很高兴
。

这种新的形式
,

大家凑在一起 多 么 热闹

啊 # 如果把这种新的形式推广到农村乡间

去该有多么好
“

⋯ ⋯”

冯玉祥还触景生情
,

作了一首
“

丘八

诗
∀ ”

爆竹声声辞 旧岁
,

孤./院里办婚事
)

你喜我喜大家喜
,

新的生活从此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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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上接第 ( 页& 时期工作做得好的单位或个人
,

应给以表扬 ) 对于工作上有着方向错误

或作风不正者
,

应加 以评议 % 自然
,

评议一般必须是 同志式的 & , 以使我们的工作方向

更正确
,

作风更正派
,

效果更增进
。

这样
,

才能大力推进这门学科的建设
,

也才能使我

们的学术 活动
,

真正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的伟大目标服务
。

总之
,

在最近的将来
,

我们全国从事民俗学工作的同志
,

选举出一些代表
,

共同召

开一次工作会议
,

这是我们这门学科前进中的要求
,

是一项不容忽略的必需的工作 #

以上我陈述了一时 想到 的三点 意见
,

希望能得到与会诸同志的注意
,

得到大家的

讨论和赞同
。

末了
,

谨祝大会 圆满成功
,

各位健康
,

愉快 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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